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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的世界與轉變的自己
個人生命上的Phase Transition是從高中畢業到進入大學、

進入成人，那剛好我們這個年紀的人非常幸運的，遇到臺

灣社會的Phase Transition，這兩個Phase Transition 剛好在

同一個時間發生，這個時刻就讓我們去想到或是經歷很多

很多的問題，也就在這個時代，我們用一種比較不成熟的

方法經歷過。

—劉怡維 野百合西格瑪 成大物理系79級

1980年代中期，解嚴前後，臺灣的街頭因為黨外勢力的蓬

勃發展逐漸沸騰，除了政治方面的運動，許多不同形式的

抗議運動也隨之而起，使臺灣漸漸地從威權的戒嚴時代轉

變成民主化的時代。就在這逐漸開放的氣氛中，空氣中瀰

漫著一些不安而又興奮的情緒，不安，是對威權時代的

存疑；興奮，是那些曾經被禁止的一切。而這些轉變的痕

跡，就在正在經歷心靈與社會的轉變的野百合西格瑪，以

及面對時代交替的西格瑪社身上留下了印記，更在成大的

校史中留下了鮮明的記號。

校友座談會 

主持人：王健文

與談人：

成大野百合時代的西格瑪社員\

林朝成、翁註重、陳信行、陳瑞麟、黃吉川、劉怡維

資料整理與撰文：成大歷史系\劉欣儒

林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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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論劍
西格瑪的行動軌跡就在時代的轉換下出現世代分

野，更因為世代間不同的行動方式，出現了好比華

山論劍的兩代西格瑪交鋒。陳信行、翁昌黎、劉怡

維三位野百合西格瑪與馬毅志、王鎮華等老西格

瑪，在1987年7月於德簡書院的聚會中，因政治態度

的差異，出現的激烈的辯論，最終不歡而散。

老西格瑪（早、中期）與野百合西格瑪突破現狀的

方式不同，老西格瑪面對封閉的威權社會，透過對

存在主義的辯論、老莊思想的理解，探索自己未知

的事物；而生活在威權過渡到民主時代的野百合西

格瑪，則是將有點抽象的知識轉換為社會實踐，想

要透過行動翻過名為政治的牆，也算是被時代的騷

動推上風口浪尖。

身為野百合西格瑪的劉怡維便回憶起當天的狀況，

當時的我們年輕氣盛，認為自己是正義的一方，認

為他們（老西格瑪）都是資產階級、保守。衝突並

不表示正確或是不對，在不同時代之下的人會有著

不同的詮釋和解釋，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東

西，並且也因為它複雜所以才更值得討論。

眾聲喧嘩的年代
那時候的氣氛已經，你在街上已經是成千上萬的人

可以上街了，那為什麼我們在校園裡面還要躲躲藏

藏。—陳信行 野百合西格瑪 成大造船系78級

1987年臺灣解嚴，為臺灣開起了眾聲喧嘩的年代，

社會中出現了農民運動、環境運動與大學自治的呼

聲，這些事件西格瑪都有參與並受到影響，尤其是

學生在校園中的互動與響應模式。從前戒嚴時期的

成大校園是非常沉悶的，但即使到了解嚴特務機關

的監視也並未消停，時代的緊張感依舊存在，成大

工業設計系79級的野百合西格瑪翁註重，就找到了

一本情治機關幫他寫的日記。

野百合西格瑪，就在威權轉變為民主的時代下，開

始了大學生活，雖然對他們而言，行動的代價雖然

黃吉川。 劉怡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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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上個世代高，但仍會有一些壓力存在，即使

如此這樣的時代仍抵擋不了即將破殼而出的西格

瑪們。

運動游擊隊
早在解嚴之前，某些西格瑪就開始悄悄地在黃吉川

的家中舉辦的地下讀書會，雖然現在已經忘記當時

讀了些什麼，但只記得讀書會的氣氛很刺激，畢竟

在戒嚴時期舉辦這樣的地下讀書會可是一件違法的

事情。野百合西格瑪的行動，就在這刺激卻又似乎

有點荒唐的活動中慢慢展開。

1987年3月，雖然政府尚未正式宣布解嚴，西格瑪的

第一個公開抗議活動，聲援原住民的抗議活動「抗

議東埔挖墳事件」便已經開始。西格瑪涉獵非常多

不同的社會議題，不管是原住民、農民、環保、反

污染等議題，都可以看到西格瑪的身影。劉怡維便

野 百合 時 代 的 西 格 瑪 社 員

笑著說，西格瑪就像是游擊隊，每次在進行完運動

後，不管接下來會如何，西格瑪並不會留下來進行

整體的檢討，而是集體消失前往新化去看電影。

西格瑪就是如此有趣的一個團體，總是用一些好玩

的事情做著嚴肅的事，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被一個

主題綁住，他們就在行動的過程中消耗了許許多多

的問題。

反正大家都在搞，所以我們也來搞一攤！
除了在校外的公開活動，西格瑪也在成大的校園組

織了多場抗議活動，在公開對外的抗議東埔挖墳事

件後，西格瑪也將原住民議題帶進了成大校園。

1987年4月，西格瑪與經緯社聯合在校內舉辦遊行，

對《唐山過臺灣》電影中對原住民的汙衊表達抗

議。這場抗議活動除了是西格瑪在校內的的一場抗

議活動外，更是當時成大唯一的示威行動。

王健文、黃吉川、林朝成、陳信行、陳瑞麟、陳瑞麟助理、劉怡維、翁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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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結束後，為了不讓議題因校方的施壓而消失在

校園中，西格瑪便在校方尚未對兩個社團進行處分

時，隨即北上接洽原住民權益促進會，邀請民歌手

胡德夫來到成大，在成功廳舉辦「另一種民歌」演

唱會，在那個封閉的年代連續演唱了好幾首禁歌，

雖然當天到場的觀眾並不多，但西格瑪仍持續用行

動為原住民發聲。

除了原住民議題，1987至1990年的成大校園，校園

中的本土性社團也漸漸的熱絡，校園中的議題逐漸

多元。當我們問到西格瑪當時為什麼要做這些行動

時，其中的來龍去脈已經難以回憶，回到最簡單的

初衷，便是想要攪動一下當時的校園，反正大家都

在搞，所以我們也要來搞一攤！就是這樣的少年心

性，使西格瑪帶著不安份的心靈狀態，在校園中

掀起了一絲又一絲的波瀾。

發行地下刊物
最終，有參與遊行及演唱會的西格瑪，被學校處以

記過處分。但是在經過這次的事件後，西格瑪並未

妥協於校方的施壓，反而決定要加大在校園中的力

道，因此西格瑪與經緯社再度聯合，發行地下刊物

《平等域》  。在當時校園中，只要是對非特定人

又或是宣傳用的出版品，都需要經過學校以及校園

黨部的審查，發行地下刊物除了可以躲避校園的審

查，更可以用這樣的行為為自己發聲。

要發行地下刊物，那要發給誰呢？劉怡維便分享了

一個關於發放刊物的小故事。通常發放這些不能浮

上檯面的刊物，會選擇在比較沒有人的地方進行，但

是第一次發放刊物的西格瑪卻跑到了人聲鼎沸的宿

舍，將刊物塞進宿舍的門縫中。沒有意外的，才剛

在宿舍塞完刊物，馬上就有人衝出宿舍對西格瑪罵髒

話，最終他們轉往早上沒有人的成大附工進行發放。

野 百合 時 代 的 西 格 瑪 社 員

王健文。 

翁註重。 

呂昱 ( 來賓 )。

76



在過去老西格瑪也出版過許多的刊物，而這些刊物

多半與《草原》或是《西格瑪通訊》一樣，是具有

文學性、詩意的小品集，但《平等域》卻是一本具

有強烈的批判性及行動性的刊物，並用一種像是另

立山頭的方式發行，野百合西格瑪似乎用了非西格

瑪的另一種身分進入了社會運動之中。

為自己發聲，來片斯迪麥吧！
除了對社會議題進行倡議，西格瑪也要在這層層審

查的校園中聲援自己。在校園中不只有出版品需要

被審查，演講、影展、表演等各式活動，都需要校

方的批准才能執行，而被學校列為重點人物的西格

瑪，更是受到學校的重重阻撓。當校方再次的禁止

西格瑪在戶外進行演講，卻讓火舞社在戶外空間表

演時，「來片斯迪麥」的靜坐活動便油然而生，10

月7日西格瑪戴上了畫有叉叉圖案的口罩，來到了校

門口靜坐，他們以身示範、聲援自己的行動。

成大民主牆
1989年中國爆發安門事件，因為看不慣某些團體舉

辦毫無反思、團康式的晚會來表達對天安門的支

持，西格瑪開始在大學路兩側的紅磚牆上用貼海報

的方式，設立成大民主牆，讓成大師生利用書寫為

自己發聲。

海報屬於出版品，在校內張貼海報理應也需要經過

校園的審查，但是為了聲援天安門事件，校園一時

之間出現了許多未經審查的海報，而學校負責審查

的課程組便開始撕毀學生們的海報。就是校方撕毀

海報的動作，使西格瑪與校方產生了衝突，幸虧當

天剛好有記者在場，讓校方決定低調處理，西格瑪

也因此爭取到了成大民主牆。

到了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雖然在當時的自由廣場

上，多數西格瑪並沒有參與到核心，但在當時以老

陳信行。 陳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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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身分到場支持學運的西格瑪林朝成眼中，在廣場

中參與學運的西格瑪，是相當成熟的在表達自己想

法的。同時，在校園中的西格瑪，也與經緯社、台

研社、台文社、環保社等社團共同在民主牆前，以

演講、大字報等方式呼籲學生北上支援學運。

時代之所趨
在參與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過後，被劃定為異議性

社團的西格瑪，很容易地被主流劃定為站在主流要

打擊的一方，使西格瑪在校園中被貼上了「民進

黨」的標籤，並且隨著標籤效果的加深，影響了西

格瑪的招生與行動。

1980年代開啟的狂飆年代，隨著1991年清華大學獨

台會案的結束逐漸沉寂，臺灣的社會漸漸地來到一

個穩定的時期，而西格瑪也隨著時代結束了校內社

團時期。如今，兩代的西格瑪仍在網路上有所交

流，雖然曾在德簡書院有過類似華山論劍的爭鋒，

有著不一樣的行動軌跡，但西格瑪仍然是西格瑪，

他們相似的地方往往多過不同的地方。

西格瑪精神
數學符號中的西格瑪∑，是代表同類項之和的數學符

號，那麼西格瑪社又是代表著什麼？

西格瑪是無法歸類的……

在西格瑪通訊27期的封面說明了西格瑪的精神，無

法歸類，西格瑪沒有組織，沒有社員認證，在這裡

沒有人會被框架束縛。

我是西格瑪畢業的！

對西格瑪來說，他們自己創辦了一所大學，在裡面

什麼系的人通通都有，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意見與

林朝成、陳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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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因此「爭執」便成為了家常便飯，但是在爭

執過後並不會因此壞了感情，因為每個人都尊重對

方的自我，尊重對方是一個不同的西格瑪。如果說

數學符號的西格瑪是同類相之和，那麼西格瑪應該

是同類項的「相加」，並且始終互相刺激互相補

益，最終經由每位西格瑪的連接到達無限的團體。

不一樣的時代，一樣的西格瑪
西格瑪不管在談什麼議題，不管用什麼態度在談。

這十幾年來，老的跟新的西格瑪大概都共有的一種

精神，就是我們享受跨越藩籬的快感，尤其是知識

的藩籬。—陳信行 野百合西格瑪 成大造船系78級

將西格瑪的歷史攤開後，你會發現，從老西格瑪到

野百合西格瑪之間的行動轉向，其實是一個長達

三十年的演化過程。最初代的西格瑪，就是一群對

理工以外知識有興趣的理工青年，他們不甘於只站

在生命的一個片面，便開始接觸一些人文的東西，

漸漸地向人文轉向；而當他們開始接觸到人文的關

懷後，這些新的思潮又隨著時代的變化，慢慢的轉

化為行動，造就出兩代表面看似不同卻又透漏出一

股相同氣息的西格瑪。

伴隨著歷史社會條件的快速變遷，1970年代中期以

後的西格瑪，他們與上一代的差別、異質不只因為

個別的心性，也因為不同的時代向著不同世代的西

格瑪問著不同的問題，使得不同世代的西格瑪做出

也許不同的解答。

在老少的西格瑪中，我都看到了同樣不安分的靈

魂，在各自的時代中盡情的攪動著校園。如果說西

格瑪的行動是因時代而轉向，那我認為同樣的西格

瑪也在創造時代，他們在時代中拓荒，在成大的校

史中開展出屬於他們獨特的樣貌。

陳瑞麟捐贈學生時期收藏之社團文物，由會議主持人陳恒安與博物館典藏組同仁李侑叡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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